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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天晴好袁
凝望柳色吟遥
夏花闲适处袁
夜鸟扰穿林遥
独坐亭台石袁
孤斟难尽心遥
月光悬空照袁
醉汉伴蝉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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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鱼捉蟹是射阳河流域人的绝活遥由于这里的人从前
一直过着半农半渔的农耕生活袁因此射阳河两岸的男女老
少几乎都有一套捕鱼捉蟹的本领遥 他们有的乘船用网簖
捕袁有的用鱼鸦渊鸬鹚冤捕袁有的用钩子钓袁有的用叉子捕袁
有的穿起防水衩到河中摸鱼遥 还有一种野恶捕冶办法叫戽
鱼袁就是在某条河沟两头叠起坝来袁插上一块箔子袁扣起
一只水桶袁用人工把河水戽干袁然后到箔口拿鱼袁大小一
篮兜袁来个竭泽而渔遥 四九寒冬河面封冻袁这时候正是孩
子们捕鱼的大好时机袁他们在封冻的水田里袁用榔头敲冰
取鱼袁叫做野敲鱼冶遥 在日常捕鱼活计中袁最浪漫的一种捕
鱼方法叫野跳鱼冶遥 就是捕鱼人驾一条 3 米长一米宽的野跳
驳船冶袁船舷两面紧贴水面袁各摆一块用白石灰刷的木板袁

船在水中运动时袁鱼将白板误认为是浪花袁纵身一跃袁正好
落在白木板上袁捕鱼人坐在船梢袁划着双浆袁悠哉游哉袁坐
收渔人之利遥

平时人们也少不了开展以捕鱼为内容的娱乐赛事活
动遥 有一年盛夏暑假期间袁我目睹了家乡一场捕鱼绝活打
赌比赛盛况遥 摸鱼尧叉鱼尧钓鱼尧旋网打鱼袁野飞网冶捕鱼尧罩
鱼等五花八门的项目一一表演过之后袁不知是谁想出了个
绝题目院不用任何工具袁不准脱掉鞋袜袁只能在河岸边活
动袁谁能在这种情况下捕到鱼袁谁就是冠军遥 几百个捕鱼
高手面面相觑遥 五分钟后一个刚毕业的高中学生走到主
持人面前袁要求试一试遥 他身穿白衬衫袁脚穿白球鞋袁长着
一张小白脸袁分明是个白面书生遥 经主办方同意后袁他在
一片好奇而怀疑的目光中走到比赛场地要要要一道水闸旁遥
只见那个小青年挽起白衬衫袖子蹲下身袁把左右手的食指
各弯成一个钩状袁径直伸到水闸旁的水中袁不到 10 分钟奇
迹出现了袁只见他的左手食指拉出水面袁钩住了一条活蹦
乱跳的足有二两重的虎头鲨鱼袁 紧接着右手又抽出水面袁
同样也钩住了一只更大一点的虎头鲨遥 这时全场掌声雷
动袁 真是吃鱼没有捕鱼乐袁 谁也不会想到初出茅庐的后
生袁赤手空拳地蹲在岸上能用野指钩冶钓到两条鱼袁这个高
中毕业生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冠军殊荣遥

除了捕鱼以外袁捉蟹可以说是射阳河两岸人的顶级绝
活遥 螃蟹每年都潜入射阳河底繁殖后代袁分散到沟港荡渠
中生长发育袁钻入河坎上打窟穴居袁爬到水稻田中横行觅
食遥 人们掌握了螃蟹的这些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之后袁便
运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捉蟹遥 当螃蟹在河底繁殖时袁人们

便驾小船袁用一种扣上小铁坠子的蟹网撒到河中野拉蟹冶遥
这种活一般在夜间赶潮水进行袁因为螃蟹要在深夜趁潮水
从河底的淤泥中爬出来寻偶交配遥当螃蟹进入沟港荡渠之
后袁捕捉的方法就更多了袁有用灯光照的袁有用网簖张的袁
有用烟熏缆诱的遥 实在没工具袁跳到水里结合游泳袁照样
能摸到三五斤螃蟹遥 当螃蟹钻入窟中之后袁对付它的方法
主要有三种院一是用饵子钓袁找一根狗尾巴草或用细竹片
绑上一根蚯蚓袁伸到蟹窟中去耐心地引袁贪吃的螃蟹不一
会就会窜到窟门口袁趁其不备一把抓住它遥 另一种办法是
钩蟹袁用一根细竹竿袁头上绑上一个小铁钩子袁伸到蟹窟中
把螃蟹钩出来遥说钩是假袁是把蟹从窟里逼出来尧吓出来是
真遥 不过钩蟹都在河坎下面的深水中袁要钩到蟹就必须脱
掉衣服袁潜到水中才能把蟹钩出来遥 深秋和初冬季节钩蟹
最辛苦袁钩蟹人经常冻得嘴唇发鸟袁身上打颤袁但是当看到
一只只大螃蟹进入蟹篓后袁 心里便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遥
还有一种方法叫野塞蟹冶遥 拔几把青草袁揉成草团袁把蟹窟
门紧紧堵住遥 螃蟹在窟内缺氧的情况下袁便爬到窟门口逃
生遥 一般傍晚塞上草团袁第二天一早袁迅速拔掉草团袁一伸
手就可以把已经缺氧而半死半活的螃蟹捉到手遥如果时间
长了不去取袁蟹就会完全死掉而不能食用遥 不管是钩蟹还
是钓蟹尧塞蟹袁蟹窟都是可以多次利用的遥 俗话说袁熟窟好
捉蟹遥据说螃蟹打一个窟不容易袁深的有两米袁浅的也有一
米多遥 一些懒蟹宁愿野露宿冶也不野砌屋冶袁见到空窟就钻进
去遥 一般情况下袁窟内的蟹第一天野失踪冶之后袁第二天就
又有新的野住户冶了袁蟹们大概认为野无主房冶个个能住袁结
果是野鸠占鹊巢冶反而便宜了捉蟹人遥

捕鱼绝活话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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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节气日袁 却是经过铺裹薄被以度
的凉夜迎来的遥 晨窗亦甚凉袁 天色晦暗不
明袁雨暂住袁雨意依然十分浓稠遥每有风野沙
沙沙冶轻步于密叶的时候袁便还会听到几声
野啪啪啪冶的响亮滴坠遥

小暑三候院温风至袁蟋蟀居宇袁鹰始鸷遥
暑袁意即炎热遥 小暑袁小热遥 从物候节律上
说袁小暑时节袁大地上不再有一丝凉风袁所
有的风都带着热浪袁 蟋蟀离开田野寻至庭
院墙角以避暑热袁 鹰因地面气温太高而飞
往高爽天空活动遥小暑节气虽自今日始袁但
两昼夜断续且尚未完结的雨袁 使本该步向
炎热的天气处于低迷之态遥

小暑日袁晨窗前尧小桌上袁打开的书页袁
恰是宝钗在向周瑞家的介绍她所服用的冷
香丸制作院 春夏秋冬四季各一种白色花的
蕊十二两收齐袁次年春分这日晒干袁和药末
子研好袁然后用雨水日的雨尧白露日的露尧
霜降日的霜尧 小雪日的雪各十二钱调匀噎噎用料及工序之
考究与繁琐袁岂止令周瑞家的咋舌钥读着袁惊叹的同时袁心里
不由也生出些许笑意袁想曹雪芹何以想得出这些来浴此时节
正盛放着的白荷花被他作为四种白色花之一点了名袁 但二
十四个节气被点到的五个里没有小暑遥 那么袁 小暑日的暑
气袁在他心里也不大可爱袁入不得药亦治不了什么病遥

曹雪芹借宝钗之口继续大展可爱又诡丽的想象翅膀院
再加蜂蜜尧 白糖各十二钱袁 制成丸盛在旧磁罐内埋花根底
下袁待病发取出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服遥 于此袁胎砚斋
留了评院野历着炎凉袁知着甘苦袁虽离别亦能自安袁故名曰冷
香丸遥又以为香可以冷得袁天下一切无不可冷者遥冶三十来个
字袁引人细品并低回难已袁冷静克制的语气里流露出内里深
浓的沧桑尧酸辛与无奈袁使人于暑日里如落寒地遥冷香丸么袁
分明是历经盛衰沉浮之后全然冷却的心遥 一片白茫茫的大
地真干净遥 要要要一把辛酸泪袁满纸荒唐言遥 一部红楼里袁随
处都是这样或隐或显的警示与提点遥

冷香丸是癞头和尚开与宝钗用以治疗体内热毒的遥 野凡
心偶炽袁是以孽火齐攻遥冶脂砚斋这么定义宝钗的热毒遥宝钗
的热毒袁娘胎里带来袁先天遗与袁自是十分难缠遥小暑大暑的
日子是热的袁尘世的种种欲望是热的袁热是繁盛的标志或条
件袁然而其间不免也有孽之火袁所以袁当小心袁莫引植热毒于
身心袁毕竟袁只小说里宝钗那样的富贵之家袁才有条件制作
冷香丸这般的妙药仙丹权作对付保全遥

窗外袁绿枝静默低首袁远处有一线斑鸠的咕咕鸣叫袁这
里那里时闻门的关合声尧人的说话声尧车的来去声遥 尘声已
起袁天色仍旧喑哑遥预报还将有几日雨袁那么袁还将有几日雨
凉吧遥然雨水过多袁亦是不利于谷物生长的袁过犹不及遥世间
岂有万全法钥 晴雨寒热间袁且行且自珍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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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客厅北侧靠近窗口的墙壁上装有一
盏灯袁自入住后袁这盏灯已有 20 多年时间了袁由
原来的灯泡换成吸顶灯袁 因灯管闪了先后换过
几次袁但一直保持着正常明亮状态遥 每当夜幕降
临袁它总是率先亮起袁夜里有人还没有回家袁它
就亮着守候袁被戏言为家庭的野爱之灯冶袁近来被
我无意中点破了此题遥

是的袁为了生计和岗位需要袁我工作时经常
是早出晚归袁有时忙于电视新闻要拖班或加班袁
夫人也常有加班夜回袁 孩子上学时要晚上近十
点才回来遥 野爱之灯冶没有约定却已俗成袁无论谁
先到家袁打开的必是这盏随手可及的灯光袁它透
过窗口就像盼归人的眼睛袁等候那熟悉的身影遥
昏暗中晚归的人袁进入小区门口转过身来袁步行
百十步远远就看见自家窗口那束柔和的灯光遥
我不知道家里人是不是这么想的袁 可我是很喜

欢那盏柔和乳白色的灯袁远远地望着心里就有种甜蜜的感觉袁脚
步也很轻松了许多袁温柔以待的恋家心情自然又增添了一分遥

生活需要一股涓细绵长的溪流袁 将深情爱意丝丝缕缕地日
积月累地渗透于家庭一方土壤中袁既不吝啬袁又怕流失袁因为如
常的生活早已过了直露表白的岁月袁更多的是家庭烟火气袁要的
是恋家的心袁喜爱属于自己的那个窝袁精心呵护着已经拥有的那
份情感遥 多年来袁我们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白各自的心迹袁那
就是为自己晚归的家里人点亮一盏灯袁这盏灯是亲人间的牵挂袁
是企盼平安归来的眼睛袁是无声关爱的祈愿袁不问春夏秋冬袁无
关风霜雨雪袁不管是否入睡袁只要有人没归袁那盏灯始终亮着袁好
远就能看到家的守望袁 等待的就是那个熟悉的脚步和开门锁的
声音遥

爱家人也爱他人遥 我家楼道门口一直有盏照明灯袁 触手即
亮袁供人免费照明袁其实楼道口原来层层都有共 12 盏照明灯袁过
去用的是人工开关袁几乎夜夜长明不熄袁电源接在各家线路上袁
时间长了坏了灯泡闪了袁多数人家不修不换了袁上下楼的人多有
不便遥后来好在又有有心人接通了自家的电源袁更换了触摸定时
开关袁装上节能灯泡袁楼道上下终于又亮起了几盏灯袁能将一楼
到六楼的灯光可以连接起来遥 为己为人袁同样都是爱袁这是灯光
的接续袁恰又是爱的延续遥

灯亮了熄袁熄了又亮袁循环往复袁邻居上下楼梯袁照明层级台
阶袁满满人间烟火遥 前几天原灯泡闪了袁我立马去买只球形节能
灯泡装上遥 爱人及己袁爱意绵长袁无言的灯光中何尝不是一种爱遥

幸福的人有多种幸福袁爱的人有好多表达形式袁可别忘了为
爱再点亮一盏灯袁照亮自己袁照亮他人袁照亮美好的未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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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放学回家后搂着我的肚子说院野爸袁 父亲节要到
了袁我给您送份礼物遥 冶野什么礼物钥 冶我问遥 野暂时保密袁一
会儿您就道了遥 冶女儿扮着鬼脸袁调皮地进了她的房间遥 女
儿的天真模样让我心里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袁同时又勾起
我对父新深深的思念遥

我父亲是一位心地善良老实本分的人遥 母亲心气高袁
要强遥 母亲常常为一些小事责怪父亲袁父亲听了袁总是落寞
地坐在屋檐下的石凳上抽烟遥 此时的父亲像做错事的孩
子袁那么惴惴不安遥 随着岁月的递增袁父亲越加沉默寡言遥

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袁他是远近闻名的野老渔翁冶袁捕
鱼收入是维持全家人生计的主要来源遥 捕鱼时往往会有
野十网八网空袁一网来补充冶的时候遥 那时袁兴致冲冲地走在
满载而归的路上袁嘴里哼着久唱不衰的野渔歌冶遥 遇到富裕
人家用五谷粮兑换鱼袁他斤斤计较袁而对贫困人家急需用
鱼袁父亲会敞开鱼篓任其取走袁不收分文噎噎回家后袁母亲
到集市上卖鱼袁用卖鱼钱买回一些日用品遥 这时父亲是最
高兴的袁他会买来最廉价的二两苞谷酒袁一块薄薄的豆腐
干袁煮一盘小鱼小虾袁把自己喝得满脸通红遥 父亲虽有几分
醉意袁但他没有忘记给我带回一小包麦芽糖袁朦胧的眼神
里透出宠爱和慈祥遥 麦芽糖很甜袁吃在嘴里袁甜在心里袁那
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遥

后来袁父亲抽烟越来越厉害袁他常常卷起很粗的叶子
烟袁一支接着一支地抽袁咳嗽越来越重袁最后因喉癌去世遥

在父亲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袁我看他袁还没有走进屋袁就
听见他剧烈的咳嗽声袁 这是父亲一生中动静最大的时候遥
一声声咳嗽和喘息让父亲痛苦不堪袁 也击碎了我们的心遥
看到父亲痛苦的模样袁我第一次深深地明白袁人在病魔面
前是那么的软弱无力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滑向生命的边
缘袁掉进无穷无尽的黑暗中遥

野子欲养而亲不待冶袁每次想起父亲袁我就会感到深深
的内疚和自责袁我对父亲关心太少袁尽孝太少袁这种遗憾今
生再也无法弥补遥 虽然父亲已不在袁但在父亲节这一天袁我
还是要对父亲说一声院野父亲袁我想您! 冶

思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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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生前是一名建国前的老党员袁 年轻时曾担任
民工队队长袁他的党性觉悟非常高袁支部学习及党员生
活会袁从不无故缺席过遥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送爷爷去乡
里影剧院听大党课那次袁至今还记忆犹新遥

时年的我袁高中刚毕业不久袁便应聘到当地信用社
上班袁那时能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袁拿工资袁这对于一
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袁 在当地可
谓是个凤毛麟角遥 那天我和往常一样把爷爷送到影剧
院门口袁 便掉头准备独自去大门旁路边的宣传画廊去
浏览一番袁却和当时我们村支部老书记迎面撞个满怀袁
刹那间我一脸的愧歉袁忙连声说野对不起冶袁这时老书记
一眼认出了我袁和声细语地和我打了一声招呼遥当他得
知我的来意时真诚地说:野小张会计袁 你也进去一起参
加吧袁今天是耶七一爷袁党的生日袁会场既隆重又严肃袁你
就代表我们村的后备力量来参加吧浴冶他边说边拉着我
的胳膊向会场走去遥

进会场后袁老书记特地将我安排坐在我爷爷身旁袁
当时爷爷看到我先是很惊讶袁 后看见是老书记的安排
便会心地笑了遥 我坐下后袁心里起伏不定袁激动之余总
有几分胆怯袁不敢抬头正视他人袁生怕被别人认出我这
个野旁听生冶遥

很快袁会场里袁乡党委尧政府一班人袁在主席台上就
坐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隆重的场面袁很是自豪遥 领
导就坐后袁台下原先的叽叽喳喳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遥

这也是我工作以来笫一次见过的神圣而庄严的大场
面遥稍作片刻袁大会开始袁起立袁奏国歌遥随着音乐响起袁
我便产生了莫名的冲动袁 好像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党
员似的袁特别当听到红船精神尧井冈山精神尧长征精神尧
遵义会议精神尧延安精神尧西柏坡精神等党课内容时袁
我热血沸腾袁刹那间袁我便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
烈愿望遥

当进行到新党员入党宣誓时袁我尤为好奇袁显得特
别激动袁对那些参加宣誓的预备党员们羡慕不已遥我暗
下决心袁日后必须勤奋工作尧甘于奉献尧积极向上袁争取
早日跨进党组织的大门遥大会虽历经两个多小时袁但当
时我觉得时间走得太快袁直到宣布会议结束时袁我仍然
思绪飘飘袁沉浸在无限遐想之中遥 回家路上袁我还向爷
爷不停地问这问那袁打听入党需要哪些条件袁爷爷总是
不厌其烦地回答我遥

从那以后袁我便时时以党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遥
不久我向单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遥由于我努力进取尧积
极向上袁三年后便通过党组织的考验袁成为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遥 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袁 我之所以进步这么
快袁首先是有老书记的一份诚邀尧鼓励袁让我坚定信念尧
增强信心曰还有爷爷的一份初心启蒙袁鞭策鼓励袁激发
起我鼓足干劲不言败的热情袁 从而才让我达到理想的
彼岸浴

难忘的一次“旁听课”
张建忠

这一刻袁从窗外飘来一阵芦苇焐酱的味道遥
应该是差不多了吧袁当芦苇长高袁芦叶裹粽的时候袁母亲必

做一件大事要要要做酱遥
做酱袁先将小麦粒放在水中淘洗干净袁后在水里煮半熟袁再

放凉水里过滤淘洗袁后倒在事先准备好的干净席子上吹干水分遥
下一步就开始准备野焐冶了遥母亲去河边割些带着青香的芦苇袁一
趟一趟地抱回袁铺放在小屋厨房靠墙一侧的箔子上袁芦苇上再铺
上席子袁然后将半干半熟的小麦粒摊开在席子上袁最后再铺上一
层青芦苇遥 在那具体放几天袁我已经记不得了袁但清楚地记得母
亲每天都会去翻看野焐冶的情况袁看野焐冶出的颜色袁嗅野焐冶岀来的
味道袁似乎全凭经验来确定野焐冶好的程度遥记忆中袁像是草绿色袁
那味袁无法形容袁但一嗅便知遥待焐好袁会拿去粉碎机上磨成面粉
状遥 接下来袁母亲必定让我去地里摘瓜叶袁捡大的干净的回来交
给她袁贴在柳编的器具边袁然后将酱面加水搅拌放进去遥 加水多
少很是考究袁母亲每每边说边做袁用食指抻到拌好的酱面中垂直
提起袁酱面在指上正好野冒尖冶算是正好遥 然后再在拌好的酱面
上盖满瓜叶袁又开始应该是第二轮野焐冶遥 跟第一轮一样袁母亲全
凭经验袁每天翻看袁嗅味道遥 待野焐冶好袁最后放酱缸里加水搅拌袁
开始日晒夜露整个夏天遥

整个夏天袁吃饭喝粥袁除韭菜尧白菜尧瓜袁就数酱最香了遥
时间过得既快又漫长袁母亲离开我也快四年了遥母亲做的酱

放在冰箱里一直吃到前两年袁以后再没吃过袁也永远吃不到了遥
超市里虽有袁但袁不是母亲的味道遥

焐酱的味道
张婉莹


